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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武林》

前言

李老仲轩少年时由形意拳家河北唐维禄先生启蒙并推荐到北京其师兄尚云祥先生门下为徒。少年伸轩
缘遇明师，壮志诚诚，艰辛历练，开花结果，终归正途，然尊师训不收门徒，几十年来远离武林，潜
心修行，毕竟是土不没金，瑕不掩瑜，晚年的李老终于敞开心扉，将他的一生所学以讲故事、聊天的
形式向大家娓娓道来。大家从李老通俗朴实的言语中感受到了他那个时代浓郁的武风和艰苦、纯洁、
快乐的生活，感受到先贤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及高超的武学造诣，感受到李老尊师重道的赤子之心及高
尚的武德修养，其中最重要的是李老将一生研修的尚派形意拳的许多细节和真谛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了
后学们，个中滋味请大家细细咀嚼品尝。我相信李老此书的出版一定会对尚派形意拳的弘扬和发展产
生巨大作用，其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毋庸置疑！同时，借此书出版之机，再次向已经离我们而去的李
仲轩前辈致以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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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武林》

内容概要

《逝去的武林:一代形意拳大师口述历史》口述者李仲轩出身于书香门第，年轻时拜入三位形意拳大师
唐维碌、尚云祥和薛颠门下，深得形意拳大义；后隐于市井几十年，不为武术表演化和商品化潮流所
侵扰，洁身自好；及至晚年，机缘巧合之际，娓娓道来三位大师的言行和武学，用最朴实的语言勾勒
出一幅传统武术界的人物风貌图，并透露了许多从前秘而不宣的练武秘技。滴水映月，令后学者得以
窥见与传统文化水乳交融的原汁原味的中华武学。一代形意拳大师，为什么甘愿做一个普通的看门人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为什么又突然开口，将自己毕生经验和盘托出？《逝去的武林:一代形意拳大
师口述历史》为您讲述一个真实的武林，讲述在那个武术被称为国术的时代中国传统武者的爱恨情仇
。书中有武林旧事，有老一辈武者的思维意识，更有中华武术所独有的训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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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武林》

作者简介

李仲轩（1915—2004），名軏，字仲轩，天津宁河县人，形意拳大师唐维禄、尚云祥、薛颠的弟子，
武林名号“二先生”。其父系和母系均为京津地区的官宦大家族，因遵守“武林人士不能有官场身份
”的门规，放弃做官机会。
34岁自武林退隐，遵守与尚云祥的誓言，一生未收徒弟，晚年于《武魂》杂志上发表系列文章，提供
了珍贵的史料和拳理，被誉为“中华武学最后一个高峰期的最后一位见证者”，在海内外武术界引起
了巨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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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武林》

书籍目录

代序
李仲轩自传
荣辱悲欢事勿追
唐门忆旧
丈夫立身当如此
乃知兵者是凶器
五台雨雪恨难消
总为从前作诗苦
别来几春未还家
尚门忆旧
入门且一笑
师是平淡人
把臂话山河
使我自惊惕
功成无所用
这般清滋味
曹溪一句亡
雕虫丧天真
杀人如剪草
大道如青天
长剑挂空壁
我与日月同
掩泪悲千古
薛门忆旧
世人闻此皆掉头
心亦不能为之哀
处事若大梦
困时动懒腰
欲济苍生忧太晚
薛师楼下花满园今日竞无一枝在
遂将三五少年辈登高远望形神开
一生傲岸苦不谐
万言不值一杯水
仰天大笑听秽语我辈岂是草木人
君不见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
附一 《岳武穆九要》
附二 《内功四经》
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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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武林》

章节摘录

荣辱悲欢事勿追我的父系在明朝时迁到宁河西关，初祖叫李荣，当时宁河还没有建县。旧时以“堂”
来称呼人家，我家是“务本堂”，民间说宁河几大户的俏皮话是“酸谈、臭杜、腥于、嘎子廉，外带
常不要脸和老实李”，我家就是“老实李”。我母亲的太爷是王锡鹏，官居总兵，于鸦片战争时期阵
亡，浙江定海有纪念他的“三忠堂”。王照（王小航）是我姥爷的弟弟，我叫他“二姥爷”，官居三
品，他后来发明了“官话合音字母”（汉语拼音的前身），据说某些地区的海外华人仍在使用。清末
时，天津的教官（市教育局局长）叫李作（字云章）是我家大爷，我父亲叫李逊之，考上天津法政学
堂后，自己剪了辫子，被认为是革命党，李作保不住他，因而肄业。他有大学生架子，高不成低不就
，整日喝酒，他的朋友说他中了“酒劫”，他的诗文好，但没能成就。唐维禄是宁河的大武师，他的
师傅是李存义，绰号“单刀李”。刀刃叫天，刀背叫地，刀锷叫君，刀把叫亲，因为刀是张扬的形状
，所以刀鞘叫师，取接受老师管束之意，刀头三寸的地方才叫刀，人使刀一般用天、地，大劈大砍，
而李存义的刀法用刀尖。唐师是个农民，早年练燕青拳，到天津找李存义拜师，李存义不收，唐维禄
就说：“那我给您打长工吧。”就留在国术馆做了杂役，待了八九年，结果李存义发现正式学员没练
出来他却练出来了，就将唐维禄列为弟子，说：“我的东西你有了，不用再跟着我，可以活你自己去
了。”我仰慕唐师，就把家里的老鼻烟壶、玉碟找出一包，给了他的大弟子袁斌，袁斌拿到鼻烟壶后
喜欢得不得了，在大街上溜达时说：“瞧，老李家把箱子底的东西都给我了。”是袁斌将我引荐给唐
师的。唐师有个徒弟叫丁志涛，被称为“津东大侠”。天津东边两个村子争水，即将演变成武斗，丁
志涛去了。动手的人过来，他一发劲打得那人直愣愣站住，几秒钟都抬不了脚，这是形意的劈拳劲，
一掌兜下去，能把人“钉”在地上。他“钉”了十几个人，就制止了这场武斗，也因此成名。丁志涛
有三个妹妹，后来我娶了他二妹丁志兰为妻。宁河附近的潘庄有李存义师弟张子兰的传人，叫张鸿庆
。唐师让我多去拜访这位同门师叔，并对张鸿庆说：“我徒弟去找你，你多鼓励。”张鸿庆脑子非常
聪明，令我有受益。他精于赌术，一次作弊时被人捉住了手，说他手里有牌，他说：“你去拿刀，我
手里有牌，就把手剁了。”刀拿来，他一张手，牌就没了——可想而知他的手有多快，手快脑子就快
。我行二，大哥是李辕（字捷轩），随唐师习武后，宁河人管我叫“二先生”。有一个人叫李允田，
练单刀拐子，对我师弟周锡坤说：“二先生有什么本事，见面我就把他敲了。”周锡坤就跟他动起手
来，用横拳把他甩出去了。李允田回去约了东黄庄一个姓侯的人来报复，周锡坤听到消息就避开了。
他俩四处找周锡坤时，有人告诉我说：“周锡坤打李允田是因你而起，他们找不着周锡坤就该找你了
。”我当时正和父亲闹矛盾，从家里搬出来，住在母亲家的祠堂里，心情非常恶劣，我说：“我正别
扭呢，谁找麻烦，我就揍他。”那两人最终也没来找我，周锡坤回来后，也没再找他。宁河附近唐师
有个师兄弟叫张景富，绰号“果子张”，我们一班唐师的徒弟都喜欢待在他家，他为人随和，也愿意
指点我们。一天我带了一个朋友去果子张家，正赶上午饭，就在果子张家吃了饭。我跟这位朋友说过
，按照武林规矩，只要来访的是武林朋友，要管吃管住，临走还要送路费。没想到这朋友后来自己跑
到果子张家吃饭去了，一去多次，还带了别人。果子张有点不高兴了，我就去找那朋友，不要他再去
，他说：“你不是说练武术的，来人就管饭吗？”他是借着听错了去吃饭。当时宁河发大水，闹了饥
荒，红枪会趁机招会众，参加就管饭。唐师的徒弟廉若增亦因饥饿参加了红枪会，他的爷爷和我奶奶
是亲姐弟。唐师、丁志涛都对红枪会反感，说：“不能信那个，一信就倒霉。”我劝过廉若增：“义
和团也说刀枪不入，结果枪也入了，刀也入了，过多少年了，红枪会还玩这套，你怎么能信呢？”他
说：“我就是去吃饭。”红枪会头目杨三是治安军督办齐燮元的表弟，他知道我收藏刀枪，就让我捐
给红枪会，我认为他们是骗人去送死，所以把刀枪藏在神龛上面，对他说：“我放在四十里外了。”
杨三说：“快给我取去。”我说：“现在发大水，过不去。”他又冲我吆喝，那时是我心情很不好的
一段时期，我一下就发了火，说：“二先生说在四十里外，是给你面子下台，现在告诉你，就在这神
龛上头，离你五步远，你敢拿就拿。”——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自称是二先生。杨三没拿，转身走了
。后来别人告诉我，有人间杨三：“杨三爷怎么吃这瘪，一个毛孩子都弄不动？”杨三说：“他六叔
李牧之十九岁就当了同知（比知府低一级），现在的官比我表哥大。”红枪会和日本人开了仗，几乎
全部阵亡，河里都是死尸，宁河话叫“河漂子”。只有一个叫李锐的十四岁小孩生还，也是为吃饭进
的红枪会，算起来还是我本家的弟弟。日本人拿机关枪对着他，他吓得直摆手，那日本兵也摆摆手，
意思让他快走，他就从死尸堆里走出来了。可能还有一个。红枪会的服装是一身黑，一个生还者躲进
我住的祠堂，求我救他。当时日本人开着快艇在河道转，见到人就扫机关枪。日本人要上岸搜查，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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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武林》

堂临街，是躲不过的。我说：“你待在这儿必死，翻墙吧，一直向北翻，北边河面上没日本人，过了
河就安全了。”我教他做水裤：将棉裤脱下来，吹足气，扎上裤脚就成了气囊，可以浮着过河。也许
他活下来了。因我与父亲闹矛盾，唐师说他有个徒弟叫郭振声，住在海边，让我去散散心，并给我一
块药做见面凭证，这块药就是李存义传下的“五行丹”。我拿着药到了渤海边的大神堂村，然而郭振
声不在。他是此地的请愿警，户籍、治安都是他一个人，当时有一家大户被匪徒绑票，索要两干大洋
，郭振声让朋友凑了十八块大洋，留了九块给母亲，一个人去捉匪徒了。他在黑鱼籽村的旅馆里空手
夺枪，捉住了两个劫匪。其中一个竟然是大土匪头子刘黑七，不远就是他的老巢，郭振声知道凭自己
一个人，没法将他押走，就把枪还给了刘黑七，说：“绑票我得带走，你要不仗义，就给我一枪。”
刘黑七连忙说：“那我成什么了？”拉着郭振声讲：“你知道我以前什么人吗？”原来这刘黑七是天
津有名的大饭庄——登瀛楼的少东家，因为打死了客人，才逃到海边做了土匪。他向郭振声保证，只
要他活着，大神堂村再不会受土匪骚扰，还要给郭振声三十块大洋，郭振声为不扫他面子，拿了两块
。郭振声之举，保了大神堂村以及附近地区十余年太平。郭振声带着人票回来，全村人庆祝，我就跟
着大吃大喝。那时我已经在大神堂村住了十多天，我把药一拿出来，郭振声就认了我这师弟，给了我
五块大洋。从大神堂村回来后，唐师就带我去北京找他的师兄尚云祥。尚云祥年轻时求李存义指点，
练了趟拳，李存义就笑了：“你练的是挨打的拳呀。”一比试，李存义没用手，一个跨步就把尚云祥
跨倒了。尚云祥要拜师，李存义说：“学，很容易，一会儿就学会了，能练下去就难了，你能练下去
吗？”尚云祥说：“能。”李存义只传了劈、崩二法。隔了十一二年，李存义再来北京，一试尚云祥
功夫，感到很意外，说：“你练得纯。”对别人说：“我捡了个宝。”从此正式教尚云祥。唐师与尚
师交情深，每年到了季节，唐师都从宁河来京给尚师送螃蟹。尚师属马，家住观音庵，以前是住尼姑
的地方，当时已经没尼姑了，住了几家人，尚师家是东厢房三间，院子很小。尚师早年是做帽子的，
晚年生活来源的一部分是徒弟单广钦的资助，单广钦做水果、糕点生意，送钱时常说：“做我这生意
的，现钱多。”单广钦比我大三十岁。尚师开始不收我，唐师好话说尽。我的姥爷叫王燮，是长门长
子，在清末任左营游击，官居五品，先守北京东直门后守永定门，八国联军进北京时因抵抗被杀害，
他在北京市民中有声誉。唐师把这情况也讲了，尚师说：“噢，王大人的外孙子。”尚师对我好奇，
但他从来不问我家里的事。清末民国的人，由于社会贫穷，大部分是文盲，尚师只是粗通文化，但他
很有修养。我进入尚门后，师兄们跟我说，在北京一座大庙（忘记名字）的院子里有尚师年轻时踩裂
的一片砖，因为庙里没钱换砖，这么多年还在，要带我去看看。尚师说：“去了也就是瞅个稀罕，有
什么意思？”就没让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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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武林》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名为何为《逝去的武林》？原意是指李老师傅这一代人所处时代的武林风气和武人做派，在现在这
个社会里面已经式微。但是，尽管行为举止上的一些东西逝去了，精神上的东西还会点滴流传下来。
对于形意拳，这几年大家可能不是太了解，因为武术现在基本是往健身的方向发展。形意拳在五十年
前等于是中国的国技之一，“形意拳就是所谓的杀人之技”是说它是中国实战性最强的武术技法。当
时练形意拳主要是因为国破家亡，时代使然，这让形意拳犀利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结果是一提
形意拳大家就都忘记了它的内涵了。形意拳是内家拳，表面上凶悍无比，实际上在其内涵中、在武者
的个人修养方面都有无限进境。　　——整理人  徐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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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武林》

编辑推荐

《逝去的武林:一代形意拳大师口述历史》被崔永元《小崔说事》，梁文道《开卷八分钟》特别推荐！
中华武术黄金时代的最后见证者，解读中华武道的无上境界！滴水映月，把高深的武学说得清清楚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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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武林》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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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武林》

精彩书评

1、说来惭愧，对武侠之类向来无感（类似于西方的魔幻类型）。对金庸古龙小说的了解也更多是周
边的耳濡以及偶尔的影视作品。以至于在看一站到底类的竞答题节目和玩脑力达人时，武侠类型的问
题往往不及店里的小工。这也是知识面中严重的短板。究其原因，无非感觉太玄太虚太缥缈。当很多
同龄人对杨过萧峰郭靖等大侠五体投地的时候，我更崇拜的还是福尔摩斯一型，甚至不及对竹林七贤
的向往。说到这本书，就不得不提到其撰文徐皓峰（道士下山作者，陈凯歌改编太烂不想提）。说到
他就自然会联想到王家卫的《一代宗师》。而说到一代宗师就又不得不提到叶问，以及其中的宫宝田
（宫二的父亲）。说到叶问，自然就会说到李小龙。当很多人慨叹李小龙之后再无大师的时候，有人
想过为什么吗？了解的人都知道，李小龙是哲学出身，以至于在后来的截拳道中融会贯通了众多对各
路武学的思考。所以说他不仅仅学会了‘武’，更明白了‘功’。这才是武学的奥义（知其然且知其
所以然）。而这本书在记录李仲轩口述的过程中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对武学的思考。这也就解释了后来
的李连杰，成龙，甄子丹，吴京乃至张晋为什么无法再开创华语功夫类型电影的新高峰。（张震是个
奇才，以后再说）中国的文化向来就是水乳交融，不分伯仲。学习书法，往往对绘画也颇有造诣。学
习诗词，往往对音律也深有见地。而学习武术，则往往对医药，养生，道行很有体味。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民国以后大陆再无大师的非体制原因。因为我们一味的模仿西洋，不断细分，不断割裂。美其
名曰深究，其实无非断了国人千年传承的庞大而精妙的学识体系。最近重温红楼梦，才发觉其宏伟，
也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去研究。活脱脱一部古代百科全书。回归此书（再说多了就该写论文了）。
其中的韵味真如书中所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令我想到了小时候爷爷让我站在半米见方的水泥板上
扎马步让我在黑暗中学习把脉的童年。只可惜⋯⋯
2、这两天在津津有味的读《逝去的武林》，为什么能读下去这本武术家的回忆录呢？练中里巴人的
金鸡独立已有两年，虽然不是日日坚持，但隔三岔五从未间断，单脚能轻松站完五分钟，越来越觉得
不够意思。直到这个月开始站桩——我学的是金鸡独立式，现在单腿9分钟——立马爱上了这种运动
方式。同样是屈腿独立，加上脊椎和肩颈部的架子和松静意念后，感受大不一样。站桩就是站松静，
静由求松生——当我的心神一遍遍的巡视自己的桩架时，我的心真的静下来，呼吸绵长，甚至能感觉
到一呼完毕后鼻孔处的丝丝凉意，那种感觉真是奇妙！站桩完毕起身站直时，能感觉到血一下子涌进
那条已酸胀很久的腿，这种感觉不是解脱而是爽，像给下半身换了一回血一般，真爽！这是我现在站
桩时最喜欢的两处体验。《逝去的武林》中有不少这样的体验描述，是作者的感悟。有不少将武道与
哲学联系在一起的描述。对于武术，虽心向往之，但是觉得自己不可能练到境界，甚至连入门的水准
也不敢奢望。书中叙述的那些故事让我觉得像是传奇，不敢确定真假，又觉得应该是真的。对这本武
术家回忆录的热情是缘于我对站桩体验的喜爱。站桩是练功的一种形式，练拳（如书P25写劈拳）也
是练功，直到大成以后连起居劳作都可以是练功。练功就是运化体内气机，从而达到调养五脏六腑和
调养心神的效果，内里强壮以后人就变得“敦敏”、“肌肉若一”，一击之下便不再单是手脚的力量
，而是全身的能量，且身体各部非常协调。这是我理解中的内家拳的拳理。所以书中也一再提到形意
拳的练法和打法是迥然不同的。我想读这本书对我的实用意义也就在于此吧，一窥武术高人言行体悟
，看看还有哪些练法和意念要点，能达成什么境界——但仅限于此，因为自己练功必得一步一个脚印
，我还是老老实实的练我的桩，每回20分钟，体验松静，享受松静。其它的练法，两三年以后再说吧
。
3、武可以通道，武可以养心。我们这些普通人，能从大师身上得到什么呢？也许是一双从平凡生活
中体会美、体会自然、体会广阔的生活精彩的眼睛吧。
4、读此书，不是为了看武术。前辈高人拜师学艺，无不是至诚之心。又师父教徒弟，无处不是磨练
心性。李存义教尚云祥，十二年就只练2个法。真是了不起！尚云祥　　尚云祥年轻时求李存义指点
，练了趟拳，李存义就笑了：“你练的是挨打的拳呀。”一比试，李存义没用手，一个跨步就把尚云
祥跨倒了。尚云祥要拜师，李存义说：“学，很容易，一会就学会了，能练下去就难了，你能练下去
吗？”尚云祥说：“能。”李存义只传了劈、崩二法。　　隔了十一二年，李存义再来北京，一试尚
云祥功夫，感到很意外，说：“你练得纯。”对别人说：“我捡了个宝。”从此正式教尚云祥。　　
唐师与尚师交情深，每年到了季节，唐师都从宁河来京给尚师送螃蟹。尚师属马，家住观音庵，以前
是住尼姑的地方，当时已没尼姑了，住了几家人，尚师家是东厢房三间，院子很小。　　尚师早年是
做帽子的，晚年生活来源的一部分是徒弟单广钦的资助，单广钦做水果、糕点生意，送钱时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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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我这生意的，现钱多。”单广钦比我大三十岁。尚师开始不收我，唐师好话说尽。
5、1973年出生的徐皓峰，是新生代武侠小说作家中的一个异数：他用纯文学的方式写武侠；北京电影
学院导演系毕业，却习武、修道、做了八年隐士；他把武侠小说的背景放到民国、甚至当下，就像塞
万提斯写《堂吉诃德》，貌似嘲讽，实则缅怀。四年时间，徐皓峰出版了三本武侠书，每本都让人耳
目一新。其中第一本，就叫《逝去的武林》。武林已逝，写武侠注定是件寂寞的事。尽管他的书在梁
文道主持的《开卷八分钟》、崔永元主持的《小崔说事》里都被专门推荐，徐皓峰这个名字依然鲜有
人知。他却喜欢这份寂寞：“我的条件其实比金庸要好。他是在热闹之中，花了很大的毅力把这件事
情给顶下来了。我没那么多人关注，但起码一本书可以连贯的写，不写也没人催我。寂寞，反而能给
自己减少负担——写书就是求个知己，知己不用太多，人活着干嘛总要干大事呢。”从武术里学习小
说文法《逝去的武林》不是小说，而是一代形意拳大师李仲轩的口述历史。 李老年轻时是民国武林中
的一号人物，人称“二先生”，34岁退出江湖，几十年来隐于市井，晚年在北京西单的一家电器商店
看门为生。徐皓峰在老人生命的最后时光伴其左右，记录下那个武术被称为国术的时代里中国传统武
者的爱恨情仇。许多从前秘而不宣的练武秘技，在《逝去的武林》里一一披露，滴水映月，轰动江湖
。一夜之间，徐皓峰的名字在海内外习武人士中迅速传扬，有人要塞钱给他办武馆，更多人找上门来
想切磋比武——徐皓峰一一拱手，“我已经荒废很久了。”他真的习过内家拳。那是1989年，全国掀
起少林武功热潮，徐皓峰正上初中，一时兴起，也跑去拜师，教他的正是李仲轩。“他跟我其实是亲
戚，但是他年轻时因为练武被赶出家门，跟整个家族断了联系。我们重逢时，他已经73岁，教我有点
像老年人找乐趣，并没有抱太大期望。我呢，后来兴趣也转移了，因为美术放弃了武术，学得非常有
限。” 不久，李仲轩老人出了车祸，搬到门头沟。相隔11年之后，徐皓峰才幡然领悟到少年所学的宝
贵，“翻过头去找他，他已经风烛残年，一见的感觉，第二天这个人可能就不在了。”老人身体伤残
，头脑却非常清楚，他将毕生经验和盘托出，与徐皓峰对谈两年，然后溘然长逝。徐皓峰说，《逝去
的武林》轰动，主要是因为李老，自己只是个整理者，但这两年的际遇，直接影响了自己后来的武侠
小说创作。“我写小说对文法的感觉，竟然是从怎么谈武术得出来的。”他为李老整理回忆，学到的
是一个‘删’字。“他讲得非常细致，如果我原样儿的把他讲到的方方面面都整理成文字，这个文章
别人是没法看的。你讲得越细，别人就越糊涂。整理的稿子给他，他会指：这段不要、那段不要——
不是从武术保密的角度，是从文章的角度。他说你文字越简洁，给读者的感受越丰富，方方面面都讲
到了，反而就枯燥了。”徐皓峰惊讶地发现，这个一辈子练武、谋生，虽出身文化世家、但书只读到
小学的老人，身上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在这个“诸艺衰落”的时代，武术身上反而能见到完整的传统
文化味道。“近代以后，中国文化整体在衰落。为什么说诸艺萧条？这些艺可能表面上特别兴盛，但
失去了血脉、原汁原味的东西。而练武术的人当时社会身份比较低，大家看不起，也没什么人搭理你
，一个多世纪的变革对民间武学的伤害反而不是特别大，没有一下断了血脉。武术具体而微，比方说
中国人的道德感，一看武林的规矩，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儿。挖掘出尚且保存完好的武术，对其它艺
术门类能有一个带动。这是有实例的。齐白石门下那么多徒弟，画出来了的，只有一个拉平板车、练
武术的李苦禅。李苦禅一直练拳，他的劲儿跟传统绘画的笔法有相通的地方。”“我不要鸡肉，只要
这锅汤”徐皓峰用极简的笔法，写了自己的第二本书：武侠小说《道士下山》，被誉为“硬派武侠接
脉之作”。硬派，是相对金庸、古龙等浪漫化的武功描写而言，上接民国武侠小说开山鼻祖向恺然一
脉，对技术的描摹更加专业。旧派武侠小说本是民国武术界的发明，向恺然就曾在国术馆任职，并常
为武术书籍作序。作为一个略通武学、浸淫过真实武林风范的人，徐皓峰对港台新派武侠小说的解读
别有一番趣味。他说，梁羽生写的是政治，把一个官宦家族的行为规范，作为武林中人的行为规范；
古龙，写得最多的是古惑仔，《陆小凤》就像是描绘一个高级会所，几个功成名就、搞文艺的人一起
打保龄球；金庸呢，小说里参杂了官场、会道门（民间宗教组织）和现代机构的人际关系，“东邪西
毒南帝北丐，四大高手一出来，你感觉就是一家大报社里，不同版块的四个编辑，都是资深编辑。可
能西毒欧阳锋专门搞成功企业家采访，东邪搞玩家民俗版块，洪七公专攻美食⋯⋯这些人碰到一起之
后，是几个大报社编辑的那种客套劲儿。”他认为金庸、梁羽生、古龙都懂得武林规矩，但“真正武
林中人的交流方式他没法写，因为很规矩很简单，就有点像《教父》那样，没什么话，各安其职。作
为传奇小说来说不精彩。”而徐皓峰跟前辈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写武林原来的事态，每一个故事都
有一个原型”。《道士下山》一开场，是太极门内讧，“大家都觉得‘你编故事的能力真强’，但这
其实是我从90岁以上的老人嘴里采访出来的，不过是用文学的笔法把一段史实表现出来。”网上一位
有心的读者，将《道士下山》中的人物作了一一考证：“罕拿活佛完全就是诺那活佛，其传法过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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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写实；陈将军有奉系军阀‘神剑’李景林的影子；大痴明显是指首传‘心中心法’的大愚法师；至
于那位神秘的司马春夏，则是陈撄宁与还珠楼主的混合体⋯⋯”《道士下山》沿着古龙绝笔《猎鹰·
赌局》开创的路数，写成了系列短篇的形式。但古龙是悬念化的风格，徐皓峰则在诡异的情节里，融
入品评书法、阐释武学的意境文字，竟有几分明清小品文的气质。“是非恩仇好编故事，但我抛弃了
很多是非恩仇，这样才能把武侠小说短篇化，才能把以前武侠小说里被压制的意境焕发出来。比方说
令狐冲一群人第一次去见东方不败，绕过了一个花园，单看这一小段就是很好的文字，但是一场巨大
的成败把曲径幽深压制住了，变成佐料。我不看重那些大鱼大肉，反而觉得有些佐料的味道不错。以
前人家炖一锅鸡，我呢不要鸡肉了，只要这锅汤，提高意境上的东西。”“真正好的文学，写的都是
失败”武侠名家里，徐皓峰偏爱古龙。1997年他刚开始写作，训练自己文字的方式就是改古龙小说。
他买的第一本古龙小说是《大地飞鹰》，主人公名叫卜鹰。“不择手段是人杰，不改初衷是英雄。卜
鹰身上兼具人杰和英雄的特质，最后他的英雄本性占了上风，业败、身死。” 徐皓峰早就知道，英雄
的结局，注定是失败的。但年少时，依然忍不住受那句“不改初衷”驱使。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
徐皓峰逃离职业导演江湖，师从一位道教宗师埋首故纸堆八年——就是因为不愿意自己被江湖改变。
“当时如果发展下去，找机会拍电影，说不定也能拍上，但我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我觉得我在
这个世上没有独特性，既没有独特的知识，也没有独特的感慨，不如先去补充一下苍白的自己。”八
年隐士般的生活，零散写些文章，有时一年只有几百块钱收入。有人看了他在道家专业杂志上发表的
论文，曾力劝他出家。2004年回到北京电影学院任教，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独特的知识和感慨”，他
说：“这样就可以立世了。”不改初衷所付出的代价，竟然真的得到回报。但他也同时承认了英雄梦
的破灭：“黑泽明很深刻，武士跟土匪打仗，最后胜的是农民，不管人杰还是英雄，都不会有好下场
。什么样的人有好下场？庸俗的人。每一个人只要你活过30岁，就都变得庸俗——庸俗并不是一个坏
词，庸，常规，俗呢，是跟大众发生关系，跟大众的联合。英雄和人杰都有可能是反人类的。”他诡
异地笑笑：“在世界的阳面，所有过了30岁的人都等同于大众；在世界的阴面，英雄和人杰以别的方
式存活了下来。文学就属于那个阴的维度。好的文学，写的都是失败。”在徐皓峰的第三本书里，那
个练就了绝世武功、自居为“国术馆馆长”的当代青年，以堂吉诃德的方式完成了对这个时代的巡礼
，最终飞往冥王星。“他练武，象征着一个传统的信念：我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可是现代社会，人家
不按这个价值观走，游戏规则全变了。”（原载于《时代周报》）
6、原文︰http://housescheung.blogspot.com/2009/08/blog-post_17.html我相信，我們這一代，甚至上一代
上上一代，每個中國人心目中都有獨一無二的武林觀，一種經過武俠小說潤飾修補，近代影視文化形
象塑造的東西，內裡千變幻花，奇詭曲折。那是另一個社會，另一個有別於政府的社會，史書不載，
但坊間流傳甚廣，處處可見。這種傳統，興許能遠推元明話本、章回小說。有一幫前輩高人，隱世埋
名，過著飄泊的日子，在塵世維持正義，上不聽官，下不由人，獨善其身。他們是正義化身，人民英
雄，官府永遠是迂腐和邪惡的存在。這就是武林，至少我認為武俠小說帶給世人的，大概都是這種觀
念。然而人大了，涉世日深，不但不相信小說形容的蓋世武功，連那些動輒拳腳相向的事情，都不相
信，對武功的觀念慢慢變成強身健體的運動。武功自是這樣，武林，是談不上真實的，只是小說虛偽
的東西，假如誰要堅持那些東西真實存在，誰就是瘋子，落後的不文明不進步的書呆子。可是，現在
有一位活過半世紀的老人，不繁複，很簡單，虛虛幾筆無意卻有聲地告訴你，那些有部份都是真的。
你相信嗎？不，或許不。那麼他再告訴你︰「那些都是真的，我，就是其中之一。」以前看金庸古龍
，當然不會蠢到相信那些事情真實發生。後來讀王度盧幾本小說，發現他寫的比近代新武俠真實多了
！許多晚清末年人民生活狀況，鏢行中人如何謀生，細緻而實在。加上他身處的年代，歷史上又的確
記載過霍元甲、大刀王五等赫赫有名的人物，更令人懷疑。可是因為我只是看小說的，不是搞研究，
沒有深究。隔江如隔海，以前在香港想得知大陸書訊，已不容易。現在相隔一峽，要不是客人訂書，
也不知道大陸居然出版了這麼樣一本寶典，一位七十四歲老人的口述歷史，回憶當年中國的武林。他
年青時，正是清末民初，局勢紛亂之時。說書人口中的隱世高手，相繼躍現，強國安邦。現在知名的
，莫不是拍過電影，上了電影的人物。李仲軒老人談的幾位形意拳大師︰唐維祿、尚雲祥、薛癲，在
當時應該是很有名氣的大師，看李老憶舊，能感受他們不同凡響。可是因為電影不拍、普及不如詠春
、太極，再加上形意拳之中許多招式為電影電視反派所用，在我輩非習武之人眼中，淪為旁門末技。
事實呢？李老所言形意拳之神妙，不亞太極、詠春。有名的拳術武功，多年來經過簡化，傳達和普及
，觀察讀者聽來有理，雖然高深，但神秘面紗揭下，好像人人都能成就。我曾經在學校選修太極拳，
老師師承台南某位名師，上課時曾播一段上世紀80年代，一位馬來西亞太極拳高手訪台表演。最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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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是普通表演，與當時武術冠軍透過一支燈管推手，對方倒地，燈管完好無缺。背著對手，挑戰者手
一觸大師背部，頓時失去平衡。在達官貴人面前表演隔山打牛，幾十人手搭肩連成一串，大師一喊，
最後一位立即倒地打滾。我們問老師，那是甚麼原理，甚麼功夫，是不是真的？老師答︰「片是真的
，人也是真的。可是這位大師說馬來華，找來的翻譯國語帶有馬來腔，當時沒有人聽得懂，現在20幾
年的片子，錄音不好，到底原理是甚麼，怎麼練成，沒有人知道。不過有一點是確定的，大師路過台
南，曾指點我的老師推手要領，老師說他身體已經敏感到別人一碰他，他就有辦法破壞對方重心。」
我當時聽聽就算，沒有深究，沒想到李老回憶當年的幾位師傅，也出現類似情況，還把拳理說清楚，
令人興奮不已︰「原來都是真的。」李老口述自然是形意拳修習者的瑰寶，我們一般人不練武，也可
以從中看見當時的社會風氣。滿以為武夫均是兇猛無比，像現代黑道一般，沒想到李老卻說他們像讀
書人︰「因為形意拳是內家拳，是道藝。」拳成藝已難，成道更難。道者，悟天通地之要訣，萬物運
行之法則，要成道藝，難，很難。首要是拜師，請老師指點糾正，師傅要是藏拙呢？李老卻說舊時師
傅不會藏拙，「師傅留一手，能把人練傻」。所以拜師注重禮節，師傅亦善審人，希望徒弟學有所成
，李老受幾位老師引介推薦，不斷深造，正是舊時惜才的好例子。師傅怎麼看人呢？我猜除了品行德
性，更看人是否聰慧。李老多番強調，練武需用腦，多思考，舉一反三，不動腦筋容易練壞身體。他
專崇關羽，也是這個道理。李老談武術非常有意思，不但以武論武，更以文論武，講孔子、談關羽，
儘管並非史實，多是小說家言，然而他們的故事深入民心，有時候分析歌訣難以理解，往旁的一講就
通，正如尚雲祥教他雷音，抱一隻貓感受，一下子頓悟開竅，受益不淺。李老反覆強調，練武需指點
，光是口講言傳，無法點明。可是書中文字敘述，條理分明，用字精鍊，許多艱深道理用淺白文句道
出，文字功夫著實不凡。此舉除因李老出身書香門第，更應歸功整理文稿的徐皓峰。我做過口述歷史
，當中複雜難懂，回憶時鎖碎零散，都是整理困難，早前張學長回憶錄出版，許多評論都認為整理差
勁，實實在在能夠考證的東西已是如此，何況抽象的武功心法？世上許多奇書，讀後只有驚嘆未必有
所感悟，。這一本，也奇，無論練武不練，懂與不懂，套一句李老師話，多動腦筋多思考，終有所獲
。
7、以往在电视剧和电影中见识了许多奇幻莫测的武术故事，许多神奇实在是我的阅历所难以理解和
接受的，索性把那些只当作虚构的情节，如看科幻片里的外星人一般过目即忘吧。直到看过了《逝去
的武林》，才似乎从恍惚中看到一点星光。尽管在看前半部分内容时，还抱着一副猎奇的心理，此时
，我更好奇于中原文化的神奇了。俗话说“大隐隐于市’，李仲轩先生应该算是一个真隐士了。他的
心里藏着大世界。不知道他是否有高处不胜寒之感，才能忍受三十年看门人的生活。幸好在他晚年时
期，终于愿意吐露心声，讲述那些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使我们有幸得知那原本就扎根于我们中
间的神奇文化。《逝去的武林》通过一个述者的口，讲述了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武术正处国破
家亡山河破碎时期经历的最后一个高峰期。述者正是那个时期的亲历者，他并没有讲述当时的武林多
么繁盛，而是通过对自己拜师学艺的回忆让我们跟随他一起去感受了真实的武林道义，和规矩。书中
不乏大师对武术的详解，像我这样的门外人只能看看热闹了。尽管如此，也能从中感受到“形影术”
果真国学大家的风范，更让我对今天的商业政治环境之污浊扼腕。与其说是知识，这本书带给我的更
多是一种启迪和净化。从上个世纪的那些战争之后，我们开始在西学的影响下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科学”走的是一条改造世界的路，原本我们的文化则重在内在修养。从道学，武术，政治的许多
传统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化中说的都是人的修行。费正清说中国人有一种“吃苦”的精神，这个民
族有一种深沉的“忍耐力”，我想大概就是说中国人对欲望的“克制”，表现在具体生活中就是“修
为”。李仲轩讲学“形影拳”也要修身养性，学武并不是为了伤人，伤人必伤己，这就是一种“武道
”了。“武”并不是一种“武力”或“暴力”，要想真正练成高深的武功，必须“修心”，真正的大
师，如他的师傅，唐维禄、尚云祥、薛颠，都是有修为的人。像我这样的普通人，看“武林”看得是
一个“道”，大概只有真正的武术爱好者和习武者们才能理解大师口中的各种“练法”，“打法”，
“演法”，“五行”与“无形”吧。但是，不管怎样，我终于也第一次了解了，中国的武术是如此的
精深，“武道”早已扎根于我们的文化之中。我怎能不为之感动震撼呢。PS：刚刚看了一个网友对《
南京！南京！》的评论，我自己一直还没有勇气去看，但是我觉得在反思那段历史的时候，用“武道
”的一些规矩去看，也许会更释然。“伤人必伤己”，没错，善待其他的生命如自己的生命，这世界
必定会多一份自然平和。
8、这本书最早是在百度形意拳吧。那会还没有出书，我就读过了。当时是初学，也是热血澎湃，相
信了一段时间。后来随着在这个行业时间呆的久了，发现有些说法非常可疑。可疑这么说对这本书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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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推崇的人都没有多少实际的训练经验。前几年我就一些问题多次问过老师以及一些老拳师，大多都
不认可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这位老先生口述的时候年龄大了说的错了，还是这位写作者为了提高可
读性进行了一些文学加工。这本书当做小说来看，可以说是一本很有意思的小说。如果当做一个技术
参考来看，那绝对是不可以的，别说有那么多不实之处，就算有一点不对也是后患无穷。所谓，差之
毫厘，谬之千里！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这本书万万不能信。   
9、对武术没有兴趣，以前也没接触过。结果就是：看书过程中很痛苦，不知道说的啥，除了一些武
德方面的东西还能看懂一些。所以，只能马马虎虎随便翻了翻。不懂武术和没接触过武术的估计很难
看下去，大家买书时谨慎一点。
10、李老自己说过，“自己把自己从武林中开除了”。况且几十年来李老一直过的是“隐居”的生活
，真正的功夫到了什么境界好像没什么知道。我本人不懂武术，更不懂形意拳，也学会有人说，李老
的文章透漏了很多秘诀，从这也可以看出李老是“大师”。但既然李老习武多年，师从多位真正的大
师，而自己却甘心寂寞，远离武林，所以我想即使李老有“大师”的水平，恐怕“形意大师”这个称
号也不是李老想要的。ps：我只是就事论事，我很尊敬李老，李老的文章表现出来的真诚很让人感动
。
11、1934年，薛颠加入一贯道，因为他名为颠，与自称济颠活佛的张光璧相同，为了避讳，由张光璧
的小老婆孙素贞为他改名为薛洪，道名武德明。1938年，成为点传师。1939年，张光璧派他负责山西
的传教事务，以太原为基地，领关帝下凡衔，任山西总柜总掌柜。1953年，中国共产党发动镇压反革
命运动薛颠因其信仰一贯道，被指称为“拳霸”，最终遭到逮捕枪毙。
12、站桩的要点是“学虫子”，冬天虫子钻进地里死了一半，等到了春季，图例生机一起，虫子就又
活了。站桩要站出这份生机，如虫子复苏般懵懂，身上就有了精力。
13、新版，换了副标题，搞得像出了续集一样。关于武林的一本书，不知道如何评价，不是我的菜。
适合教主，里面貌似还有拳法跟心法，反正你练轻功的，可以看下。照片，很囧，一是背景很傻，二
是神韵没出来。10.06.16上写于外公家
14、真正的武林是什么样子？虽然影视和小说里已经有了无数种讲法，但看了李仲轩《逝去的武林》
，才知道，一直以来对武林虚言和想象的成分如此之多。而更糟糕的是，这种虚言和想象，竟然不比
真实来的更精彩。话说清朝灭亡后，民间习武的禁忌被打破，为解救民族危机，孙中山、冯玉祥等政
界领袖提倡武风，甚至直接在武馆任职，中华武学呈现出一个高峰期，其中形意拳一门风光无限，代
表着武术实战的最高水平。而笔者李仲轩先生年轻时，先后拜入三位形意拳大师唐维禄、尚云祥、薛
颠门下，后退隐几十年，未曾受过武术表演化和商品化潮流的侵扰，他所见证的三位大师的生活、功
夫造诣，令人窥见了原汁原味的中华武学。而所谓原汁原味的中华武学，正是道出了武术和道学上的
无限进境。比如唐维禄曾讲 “你凶我怂，你怂我更怂”。说的正是个人在私人恩怨上可以怂一些，不
要卷入人我是非，于是才更有时间来一心一意练拳；并且在练拳上，没有适可而止的事，永远要更加
精进。当然，除了报效祖国，在拳法上多加练习，人的性格都会变得沉稳谦和，皮肤质地都会因之改
善，正所谓水处卑下。确实，少年气盛不自知，只有多加练习，才会有黙如惊雷的修养。当然，在练
拳的时候不能有一丝的杀气，否则造作杀心去练拳，人会陷于愚昧。所以说到底，练拳不单纯是练拳
，更是练周身的敏感，力量的控制，气息的吐纳，从而检点发心。李仲轩老人一直对自己的师傅感恩
不已，他讲人太容易动摇，而这世上没有几个天生的好汉。于是师傅就是那个能给你做主的人，激发
你的自觉之心，而只有自觉才能有进益。当然，爱自己的师傅，在李仲轩看来，也要保持距离。太近
，就少了刺激身体反应的那个强度；太远，就不能学到全部的精华。李老的文字中，满是譬喻，在他
看来，万般佛理、禅机皆是拳法。比如说，形意拳，讲究象形取意。先开始练拳，要找天地辽远的宽
阔处来练，取个借景生发广大之心的意头，待到心胸开了，那么任何弹丸之地，都可以练拳。心胸已
开，不再依仗外部世界。画画的人，有个意思就可以动笔，不用想得太明晰太清楚，如果什么都叫真
，脑子会上火，出来的东西也容易死板。有意念，顺笔而发，好诗好画都由此来。当然这种譬喻都不
及李老在通篇埋下的唏嘘伏笔。书里怪话多。但正像李老讲的：怪话就是真话，怪话多有劝世隐情。
所以这样看来，读《逝去的武林》其实要琢磨，琢磨书里的怪话。而这种琢磨也正是李老强调的“悟
”，不光要脑子悟，还要身体悟。虽然文字不若武功，不能读着读着就搭上手。但是从心法上来看，
为文为武，两回事说到底是一回事。而心法是不外传的，于是李仲轩老人也只能写的含蓄了。又话说
李仲轩晚年隐踪藏迹，曾先后在中科院的某研究所，西单某电器行给人看大门。如此情景，正像老人
自己在文章中的一个譬喻一样，“剑挂在墙上，自然地倾斜，犹如北斗七星斜挂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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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逝去的武林》的笔记-第43页

        世上永远是强者影响弱者，交战步法的原理也如此。你的步法强了，能影响别人，别人不自觉地
一学你，就败了。模仿是人的天性，养狗的人像自己的狗，养猫的人像自己的猫，张三总和李四聊天
，最后张三脸上出现了李四的表情，李四带上了张三的小动作，都是不自觉地模仿。比武时，情急之
下，人的精神动作都更容易失控，一受惊，就模仿对手了。
　　电视里猎豹追羚羊，猎豹受羚羊影响，随着羚羊的步子跑了，便永远追不上了。比武的情景很像
拍花子（诱拐儿童的迷魂术），太容易脑子迷了，脑子一迷，就跟小孩似的，随着坏人走了，受对手
控制了。就看你能不能让别人模仿你了，练形意的要有自己一套，不去希罕别人。
看到这里，想到了成龙的电影《功夫梦》中那最后一场的比武。
　　“轻出重收”时，每个人和每个人还不一样，总有差别，越练就越和自己的天赋、形体般配，所
以练形意拳是越练越有自己。有了自己，人就越来越强。

　　也因为有了自己，容易上瘾。不能随便教人形意，否则一上瘾，整个家当赔进去了。眼镜程（
注6）有个师弟，叫刘凤春（注7），一下上瘾了，他本是个小本买卖人，结果买卖没心做了，赔光了
家当，最后当了乞丐。
　　当上乞丐后，反而有了时间，但练成了，更不想作买卖了，只好投奔师兄。程廷华一看，觉得：
“挺好，难得。”结果是程廷华养着他。
　　唐师是个农民，没有家底，年龄又大，怎么也没理由是他练出来。唐师只是上瘾了，李存义不收
他，他也一天到晚呆在国术馆，日后能不能吃上饭，都不在乎了。这时候，人不想未来的，一塌糊涂
。
痴。

　　形意拳的内功从何开始？说出来惹人笑话，从大小便开始。形意拳的架势好理解，所谓外五行就
是那么几个架势。还有内五行呢？一个人对自己的五脏六腑没有体会，便没法练形意拳。
　　人很难体会五脏六腑的，先要在大小便的时候“闭五行”，闭目，咬牙，耳内敛，鼻静气，脑静
思。
　　大小便时因为体内有运动，就牵扯上了五脏六腑。对五脏六腑有了体会后，不大小便的时候也就
能闭五行了。闭五行好处多，在坐公共汽车时，闲散时间里，都可以闭五行。尤其是在早晨起来时，
醒后先不要急于起床，闭一会五行，就是形意拳的长寿之法。
　　我有九旬之寿仍可以有吃大鱼大肉的胃口，这就是闭五行的功效。希望读者先从闭五行中找到一
点内功的味道。

2、《逝去的武林》的笔记-李仲轩自传

        刀刃叫天，刀背叫地，刀锷叫君，刀把叫亲，因为刀是张扬的形状，所以刀鞘叫师，接受老师管
束之意，刀头三寸的地方才叫刀，人使刀一般用天地，大劈大砍，而李存义的刀法用刀尖。这种最适
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来唬人，像在说相声。
“义和团也说刀枪不入，结果枪也入了刀也入了，过多少年了，红枪会还玩这套，你怎么能信呢？”
他说：“我就是去吃饭。”别把老百姓想得太复杂，用脑之前先省吾身：今日饭否？
“在武林规矩里磕三个头已经是大礼了，而磕一个头比磕三个头还大，因为三个头是用脑门磕的，这
一个头是用脑顶磕的，“杀人不过头点地”的“头点地”指的就是这个，要磕得带响，是武林里最重
的礼节。”曾误认为头点地是指头掉的形态⋯原来是以头抢地啊。
我从未表露过自己的武林身份，不看他们练拳。他们都叫我李先生，非常客气。我大半辈子都是旁观
者，这位赵拳师和我算是个擦肩而过的缘份。我常会想什么时候我能有“沉默的力量”。看见自己所
长，也不出声响，任别人出风头。说是大音希声吧。柔韧的内敛的，反倒有长存的福气。
他的徒弟把张克功的匾给偷跑了。唐师去世的时候，嘱咐我照顾他的老朋友们，我就找王乃发要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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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乃发说：“你来，我要给面子。你提唐师傅，我更得给面子。摘匾的事我不知道，但摘了匾再送回
去，我也下不来台呀。”我说：“要不这样——”我就给王乃发鞠了一躬，把匾取走了。
看得过瘾！“如何彬彬有礼地对付？”实力即王法，压倒性的力量会让人礼你三分。不说话，我就照
脸打。

3、《逝去的武林》的笔记-第225页

        我当年初见唐师，问唐师有什么本事，唐师说：“没什么本事，只会在弹丸之地跟人决胜负。” 
在弹丸之地，转瞬之间，能找准自己的身体的去向，这就是本事。薛颠的口头禅“搁对地方”也是此
意
练武人要仗义，但更要明是非。仗义得糊涂，一是被人利用；二是仗义了这个人，就害了那个人，往
往拖累的是自己家人。我五十几岁得重病，对哥哥李捷轩说“死就是过过电，没什么大不了。”我觉
得自己这话硬气，却搞得他非常难过。
少年时崇尚侠义，结果为人处事的分寸感不好。我一辈子买东西没跟人还过价，事情做了就不后悔，
其实心里也明白其中是有得失的。后辈的习武者，要吸取我的教训

4、《逝去的武林》的笔记-第42页

        握剑时小指要虚勾，也算是对老师的一种礼仪。&lt;原文开始&gt;&lt;/原文结束&gt;

5、《逝去的武林》的笔记-第28页

        因为练拳练息这个功夫得一年才能成就，先去病再强身。通过练息，身上的气养起来，大脑时常
会有灵感，此时学拳就真是趣味无穷了。
水处卑下，往下流，所以炼成钻拳后，人的性格会变得沉稳谦和，皮肤质地都会改善，声音非常悦耳
，心思也会变得很缜密。以前老辈拳师不识字，可气质高雅，很有涵养，因为形意拳是内家拳，不但
改造人体还改造心志。
拳法里出功夫的都是基本功，要吃苦。做人最基本的是“诚信，谦和”，要忍耐。“老要颠狂，少要
稳”，老年人死盯着规矩，小辈人就很难做了，所以老人要豁达点，随便点，小辈人一定要守礼仪，
如此才能和睦，才能延续传承。
人品与拳法是相辅相成的。

6、《逝去的武林》的笔记-第32页

        &lt;原文开始&gt;&lt;/原文结束&gt;旧时代的拳师收徒弟学孔子。孔子有子贡帮他结交官府，有颜回
帮他传授学问，有子路帮他管人，门庭中有三个这样的人，必然会兴盛。
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别人提问，孔子会耐心解释，子路提问，孔子一句话就驯服得他五体投地，
这是在训练他一言以服众的能力，去管理其他的徒弟。教师教育方法的不同，也是这个徒弟用处的不
同。
子曰：吾门有子路，恶言不入耳。就是说，我徒弟里有子路，别人就不敢说我坏话了。

7、《逝去的武林》的笔记-第28页

        “老要癫狂，少要稳”，老年人死盯着规矩，小辈人就很难做了，所以老人要豁达点儿、随便点
，小辈人可一定要守礼仪，如此才能和睦，才能延续传承。

8、《逝去的武林》的笔记-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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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练劈拳的阶段，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觉得身上皮肤增厚，像大象皮似的，而且手指粗得像胡
萝卜，两个手心像两个小漩涡，十根手指自发地紧紧握起，不愿意打开....这都是错觉，因为身上的气
充足了，情绪也变得活跃，忙了这个忙那个，像小孩一样干什么都兴致盎然。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
发现自己变成这样了，就说明功夫已上路了。
此时就不必再到开阔地去练拳了。形意拳自古讲究“拳打卧牛之地”，有个能挪步的地方就练上了，
到开阔地打拳只是入门的方便之法。
我们的形意拳是李存义传下的，宗旨是要保家卫国，不是招摇生事。唐师说“你凶，我怂（害怕，窝
囊），你怂，我比你还怂---这才是我的徒弟”
勇气和本领要报效国家，对于私人恩怨，摆出一副窝窝囊囊的样子最好了。练劈拳的时候，不准在人
多的地方，不准占别人的地方。遇到有人生事，不准动手比武，要学会以理服人，以德服人，要留着
时间习武，不要卷入是非中，虚耗了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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